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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西傳美國之研究—兼談達賴喇嘛之影響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博士班三年級 

谷有量 

摘要 

 

參與佛教（Engaged Buddhism）在形容一種聚焦於政治、社會與環境的佛

教，也更強調個人與社會的轉變。它提議痛苦的根源不是向內心尋找解脫與涅

槃，也可以在社會中、在政治壓迫與社會不平等中找到痛苦的問題並解決它，這

也是根據自利利他的大乘思想。 

達賴喇嘛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不言而喻，他也透過參與佛教發揮他的影響

力。藏傳佛教雖然在中國遭到打壓，卻在美國找到了新的立足點，自 1970 年代

開始，藏傳佛教的四大教派分別在美國生根。藏傳佛教為了適應美國的環境，由

美國信眾建立董事會，並由他們來執行上師的意志。在美國，與西藏不同的地方

在於是由在家美國人當主要的寺院幹部。美國信眾除了遇見西藏高僧外，也逐漸

有機會遇見來自西藏的難民。隨著美國開放接受西藏難民後，藏人也透過 

Tibetan Liberation Movement 和 Free Tibet 活動來宣揚藏傳佛教，其中 Tibetan 

Liberation Movement 偏向佛教教義，而 Free Tibet 更偏向西藏的政治活動。 

雖然在世界各地都享有盛名，但是達賴與其政府仍受限於北京的施壓而並未

受到任何一個國家承認其地位。達賴也逐漸褪去他的政治身份，並以佛教精神領

袖來宣揚甘地的非暴力抗爭。隨著藏傳佛教在美國培養出 Robert Thurman 與

Jeffrey Hopkins 等知名學者後，藏傳佛教也逐漸西方化並向下扎根。藏傳佛教的

經典也在西方開始受到關注，透過如 84,000 等翻譯工程而被更多人理解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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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西傳美國之研究—兼談達賴喇嘛之影響 

 

當鐵鳥飛翔、鐵馬奔騰的時候， 

藏人會散佈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 

佛法將弘揚到紅皮膚人的大地上。 

~ 蓮花生大士  

 

一、前言 

 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1，中文也翻譯為參與佛教或左翼佛教）在形容

一種聚焦於政治、社會與環境的佛教，它也強調個人與社會的轉變。它牽涉在廣

泛的社會與政治議題中，而這在過去的佛教社團中所未見過的。它提議痛苦的根

源不是向內心尋找解脫與涅槃，也可以在社會中、在政治壓迫與社會不平等中找

到痛苦的問題並解決它，這或許就是其自利利他的大乘思想之根據。為了解決這

些問題並減緩大眾的痛苦，參與佛教傳統企圖著手於解決這些議題來解緩痛苦。

參與佛教最鮮明的特徵是面對廣泛的社會、政治、經濟與環境議題，這樣才能對

治痛苦。2 

 解決痛苦是佛教中最核心的問題，第一種解釋認為痛苦源自於內心，第二種

解釋則認為痛苦源自於這世界，例如貪腐與無視人民痛苦的政府、在專制的政治

意識型態與把保護自己宗教與社會認同等的社會。參與佛教號招對抗社會不公

平、種族歧視、氣候變遷和性別歧視。他們運用佛陀的教誨來利益社會，而參與

佛教代表我們認同的這些社團。要特別注意，某些團體認為自己的教派最優越，

 
 
1 根據劉宇光，《左翼佛教和公明社會：泰國和馬來西亞的佛教公共介入之研究》，頁 18，其原文

為法文為 Le Bouddhisme engagé。英文的 engage 與法文的 engagé 還是有差異，主要涉及研究者

對現代社會的公共價值觀為傳統佛教文明所帶來的衝擊與轉變有多大程度的體認。 
2 Paul Full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aged Buddhism,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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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展露出沙文主義的態度，而這些團體即便有時用比較偏激的手法來傳達他們

的理念，仍然是參與佛教。3 

 

（一）簡介參與佛教與 An Introduction to Engaged Buddhism 一書 

 「參與佛教」一詞是由一行禪師（1926-2022 年）於 1963 年所創造，但當初

創造時的細節並沒有很清楚。這詞最早是在 1964 年越南文的書籍中以“Dao Phat 

Di Vao Cuoc Doi”出現，其翻譯為「參與社會的佛教」或「入世佛教」，最後由 

Trinh Van Du（鄭文攸）於 1965 年翻譯為「參與佛教」。一行禪師也認為要重建

佛教，並將佛教教義運用到心靈、文化、經濟、文藝與社會運動中。1967 年一行

禪師首次在英文書中用到此詞。4 

 其實阿育王（西元前 304-232 年）便是參與佛教的先驅，而寂天（西元 685-

763 年）也被視為參與佛教的先行者。他所寫的《入菩薩行論》

（Bodhicaryāvatāra）便被認為是帶有參與佛教的教義。在台灣，也有慈濟、法鼓

山與佛光山，透過人間佛教的方式來執行參與佛教。5參與佛教與人間佛教的差異

又在哪裡呢？人間佛教的開創者可以追朔到太虛，但參與佛教卻是在各自的國家

因應不同的問題。參與佛教活動的共通點是透過佛教觀點來回應某個尖銳的社

會、經濟或環境問題。因此，即便參與佛教與人間佛教有其共通性，但它們卻在

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所產生的。6入世佛教所涉及的議題也較人間佛教更激烈，而人

間佛教的活動通常不太有爭議。7整體而言，入世佛教相較於人間佛教，更常參與

 
 
3 Paul Full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aged Buddhism, pp. 1-2. 
4 Paul Full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aged Buddhism, pp. 3-5. 
5 Paul Full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aged Buddhism, pp. 7-8。人間佛教算是參與佛教的一個支派，以

太虛為發起人。 
6 Sallie B. King, Engaged Buddhism and Humanistic Buddhism: A Comparison of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p. 426. 
7 Sallie B. King, Engaged Buddhism and Humanistic Buddhism: A Comparison of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pp. 427-428. 作者舉西藏、越南與緬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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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鬥爭，例如西藏爭取自治或越南爭取宗教自由。8然而，他們之間的共同點遠

大於相異處。9 

 Queens 在 An Introduction to Engaged Buddhism 的書評中提到 Fuller 這本書

的許多優點，包括給予入世佛教一個更廣義的定義，其中就包括了參與比較激進

行動的佛教社團。10相對的，他也批評作者刻意避免深入討論這些較激進的團

體。11最後，書評也不推薦對這議題不熟悉的新讀者。12書評似乎認為將範圍訂得

太大，也沒有對激進的佛教團體做適當的譴責與過濾，所以才不推薦此書。即便

如此，我認為這本書還是有其優點，即便書評認為不適合初學者。作者 Fuller 所

涉略的研究有二種：1）根據文字研究早期佛教的歧視與愛慕，以及 2）了解現代

化佛教活動是如何因應現代社會，也就是以參與佛教為中心的研究。可以看出作

者的二個研究並沒有很直接的關係，一項是文本研究，另一項是透過田野探訪來

調查現代化佛教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本人應該沒有涉入參與佛教的活動

中，這或許也是他無法評斷某些參與佛教的好壞的根本原因。13 

 

（二）當藏傳佛教遇見入世佛教 

 在介紹完入世佛教後，本文要開始探討十四世達賴喇嘛（1935 年生）在參與

佛教中的地位，並以美國為研究中心。在西方世界，只要提到「佛教」二字，第

一個想到的人便是達賴喇嘛。這個自稱是個「平凡的僧人」（a simple monk）的藏

人精神領袖，究竟有何魅力，讓他成為佛教界的搖滾巨星？他所推廣的價值觀，

究竟是什麼？而他與入世佛教的關係又是什麼呢？本論文專注於在美國的藏傳佛

教社群，更關注他們如何以其獨特的方式推廣藏傳佛法，以及其入世佛教的觀

 
 
8 Sallie B. King, Engaged Buddhism and Humanistic Buddhism: A Comparison of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p. 438. 
9 Sallie B. King, Engaged Buddhism and Humanistic Buddhism: A Comparison of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p. 445. 
10 Christopher Queens, “A Review of An Introduction to Engaged Buddhism,” pp. 102-103. 
11 Christopher Queens, “A Review of An Introduction to Engaged Buddhism,” p. 106. 
12 Christopher Queens, “A Review of An Introduction to Engaged Buddhism,” p. 109. 
13 Dr. Paul Fuller Research page at University at Edinburg, https://www.ed.ac.uk/profile/dr-paul-fuller  

https://www.ed.ac.uk/profile/dr-paul-fu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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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佛教雖然始於亞洲的印度，在美國卻特別受到歡迎，這其中當然包含了人們

對於藏人的關心與憐憫，但更重要的是佛教本身的魅力，以及達賴所散發的正能

量。他推廣佛教的方法又是什麼？簡而言之，他認為慈悲是最基本的佛教教義，

而對非佛教徒來說，就是要有「一顆善良的心」（a good heart）。他也力勸佛教徒

要更加參與於我們的社會，因為這就是大乘佛教的本質。14 

 西方人士一向對西藏充滿著幻想，這一現象在 Donald S. Lopez, Jr 與沈衛榮

的書中都有詳細描述。15其中，他們對藏傳佛教的印象也很兩極化：要不認為藏

傳佛教是佛教中最墮落的變種佛教，要不認為是佛教最直接的繼承者。16無論藏

傳佛教的本質是什麼，本論文意在回答三個問題：一）找到藏傳佛教在美國的紮

根與發展、二）探討藏傳佛教在美國的推廣方式及 三）研究達賴對入世佛教的

觀點與應用。 

 

二、藏傳佛教在美國的根源與發展 

 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於 1949 年 10 月 10 日，也就是毛澤東所領導的新中國

的誕生，而它們也繼承了中國民國的五族共和（漢滿蒙回藏）的思想，只是在方

法上國民黨繼承了元明清朝的施供制度的被動統治方式，而共產黨更為強勢的意

在直接統治。1950 年，共產黨進入西藏，並於 1951 年半強迫式地與達賴的代表

團簽下《十七條協議》17，但卻在 1959 年拉薩暴動後風雲變色。中共於 3 月 10

日開始轟炸諾布林卡宮，而達賴也於 3 月 17 日離開西藏，並獲得印度政府的庇

 
 
14 Bharati Puri, The Dalai Lama's Formulation of Engaged Buddhism: Implications for Tib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 286. 
15 Donald S.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和 沈衛榮，《想像西藏：跨文化視野中的和尚、活

佛、喇嘛和密教》。 
16 Donald S.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p. 3.  
17 此協議全名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一方面需承認

西藏隸屬於中國，但另一方面西藏卻享有絕大部分政治與經濟的自主權，等於外交事務由中國管

理，而內政由達賴政權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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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權。隨著印度政府討論是否給予西藏難民庇護權，難民從西藏、不丹與錫金湧

入印度。尼赫魯（1889-1964）總理很寬容地接納了大部分的難民，並也協助建立

難民營與復興計劃，其中包括了僧人與平民的教育。一開始藏僧被安排到二個難

民營，Missamari 與 Buxa Duar。一些人選擇在靠近中國的高緯度地方造路，有

些人甚至還俗加入印度軍隊。Buxa 後來改名為 Buxa Lama Ashram（Buxa 喇嘛

聚會所）並收容來自全藏區的 1500 位僧人，但大部分皆來自拉薩的三大寺。

Buxa 為以前英國統治時關印度人的廢棄監獄，因此生活環境並不好，之後又被

安頓到南印度的 Bylakuppe，也就是十年後重建的色拉寺的位置。18三大寺分別在

印度重建後，藏傳佛教的重建期便開始了。藏傳佛教，恰如千年前蓮花生大師預

言般的，因為中共入藏後而再次傳播到佛教的祖國，再由其僧人的散佈而傳播至

世界各地。原本封存於世界最高國家的藏傳佛教，也因禍得福的開支散葉，開始

傳播到西方世界。除了藏傳佛教本身的吸引力，人們更加同情西藏的處境，而這

二股力量的結合，也使得西藏僧人在世界上成為佛教的代言人，而藏人也成為面

對艱困處境不屈不撓的真實化身。藏傳佛教在全世界也逐漸壯大，而其在美國社

會的扎根與發展為本節的重點。 

 

（一）藏傳佛教在美國的拓荒者 

 藏傳佛教在美國的發展於 1970 年代開花結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佔

領西藏與深怕西藏文化將消失殆盡。西方社會，又以美國為主，被視為藏傳佛教

的新疆域。四大傳承各有代表來到北美，也讓西方信眾有機會學習這傳承已久的

信仰。有些人的傳承甚至可以追朔到蓮花生大士，也就是八世紀將佛法帶來西藏

的行者。19其實，最早的一批來到美國的喇嘛早在 1955 年就來到，那就是身為蒙

古人的格西 Wangyal。他定居在紐澤西，並在達賴的祝福下開始了美國第一所藏

 
 
18 José Ignacio Cabezón and Penpa Dorjee, Sera Monastery, p. 463. 
19 Amy Lavine, “Tibetan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Vajrayāna,” 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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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佛寺 Lamaist Buddhist Monastery of America。他身為格魯派的僧人並曾在哲蚌

寺接受教育，也開始在哥倫比雅大學開班授課。在他的學生中，Robert Thurman 

與 Jeffrey Hopkins 最有名，分別在哥倫比亞大學和維吉尼亞大學當教授。因此，

格西 Wangyal 最大的成就是訓練通藏語的藏傳佛教學學者，而他們通常在藏傳

老師來到美國時充當口譯。20 

 Deshung 仁波切於 1961 年抵達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身為薩迦派寺院 

Sakya Tharlan 寺的前方丈，他一方面與西方的藏傳佛教學者開始合作並教導藏文

與佛教哲學，另一方面則開始編篡一本英藏辭典。他在十年後才在卡盧仁波切的

要求下開始教導西方學生金剛乘的佛法。然而，Deshung 仁波切還是最在意美國

學生學習藏文。他最大的貢獻，除了教導學者藏文與佛法，就是在西雅圖創立了

一個安頓來自印度與尼泊爾流亡藏人的難民收容所。21 

 上述二位上師來自格魯與薩迦派，而這二個教派都相較注重於佛學理論的教

導。另外二教派寧瑪與噶舉則相較重視禪修與冥想，尤其是密教儀式。當然，無

論是理論或實修都是不可或缺的。寧瑪派是最早進入西藏的教派，在美國由祖古

Tarthang 於 1969 年在加州的柏克萊開創，並於短時間內便創立了西藏寧瑪禪修中

心（Tibetan Nyingma Meditation Center），美國第一個金剛乘的宗教團體。祖古 

Tarthang 也讓美國信徒從事傳統的密宗前行，包括十萬次大禮拜。寧瑪派上師傳

統上為在家居士，而這也讓祖古 Tarthang 受到美國人歡迎，因為他們也在忙碌的

工作與家庭生活中加入嚴格的佛教練習。這也是美國金剛乘特殊之處。雖然他在

過去十年內不常公開露面，但他的許多徒弟的教法卻很成功。他也開始了一個名

為 Dharma Publishing22 的出版社，除了出版自己的一些書籍以外，也出版翻譯

自藏文與梵文的書籍。在柏克萊的寧瑪學會也提供美國大眾一系列由他資深的美

 
 
20 Amy Lavine, “Tibetan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Vajrayāna,”, p. 101. 
21 Amy Lavine, “Tibetan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Vajrayāna,”, pp. 101-

102. 
22 其網站為 https://dharmapublishing.com/，有其完整的出版書籍以及創立的緣起。 

https://dharmapublish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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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生所教導的寧瑪派教法。他們宗教團體大部分由美國人組成，但也包含了一

些藏人。他們最大個成就便是在加州的 Sonoma 市開始了一個稱為 Odiyan 的禪

修與學習中心。此中心於 1975 年便破土，而這佔地 144 英畝的地方便是提供他

的學生一個短期與長期的禪修與學習集會的地方。23 

 最後介紹的是噶舉派，由 Chogyam Trungpa 仁波切於 1970 年代來到北美。

他在牛津大學接受教育，並期盼在北美創立一個「開悟的社會」（enlightened 

society）。這社會的基本要素是：一個幼稚園、一個小學、一個受認證的大學（提

供大學與研究生學位）、一個信用合作社、許多書局、一個世俗的禪修訓練中心

叫 Shambhala 訓練、及許多盈利商店來提供各種服務。這些協會的宗旨都是為了

促進藏傳佛教的價值。Trungpa 仁波切的僧團或許是最徹底融入美國社會的金剛

乘宗教團體。Trungpa 仁波切的佛法中心現在在 Shambhala International24 的框架

下營運，包括了在佛蒙特州的一個大型禪修中心、在北卡羅拉多州的 Rocky 

Mountain 香巴拉中心、以及一個在南卡羅拉多州的閉關中心。雖然其創辦人 

Trungpa 已經於 1987 年過世，但他的大兒子 Mipham Rinpoche25 持續帶領著其

父親所創辦的美國社團。26 

 這次個團體分別代表著藏傳佛教的四大傳承在美國的延續，但這些西藏喇嘛

也需要來自其傳統宗教的認證。因此，這四大傳承的領導者們分別來到美洲的中

心，並且給予他們祝福。這些開光與祝福活動只有在最具領導威望的領導者的主

持下，才能使這些美國的佛學中心具有正統性。27 

  

（二）藏傳佛教在適應美國社會所做的轉變 

 
 
23 Amy Lavine, “Tibetan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Vajrayāna,”, pp. 102-

103. 
24 其網站為 https://shambhala.org/，近期似乎受到性騷擾事件的影響。 
25 Mipham Rinpoche 遭到多名女性徒指控有性侵，並於 2018-2020 停止教學並接受調查，但目前

已經恢復教學活動。 
26 Amy Lavine, “Tibetan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Vajrayāna,”, p. 103. 
27 Amy Lavine, “Tibetan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Vajrayāna,” p. 103. 

https://shambhala.org/


 

 
9 

 在傳統西藏社會，權力被集中在寺院以及在拉薩的中央政府權貴的手中。隨

著西藏宗教轉移到西方社會，這樣的權力架構會被重視個人、自主與自由的美國

信徒所挑戰。這些民主化社會下的價值觀在西藏幾乎不存在。美國金剛乘為了因

應這種新局面，也讓資深的美國修行者在其所屬的佛教團體中擔任重要幹部與權

力核心。一旦西藏喇嘛創立一所學習與修行中心，他的學生便負責維持、維修並

營運這中心。由於一般都需要參與到募款的活動，這也使得董事會迅速創立，而

其對未來的憧憬與方針通常都由這些美國信徒來制定。即便有美國的權力結構，

但美國金剛乘仍然是由其西藏的宗教專家來領導，噶舉與寧瑪派通常是為堪布

（mkhan po，代表方丈），而格魯與薩加則由格西（dge bshes）來帶領。 

格西在藏傳佛教中可以說是佛學博士，中文譯為善友或善知識。通常獲得格

西資格的教育要花 17-20 年，而要獲得拉然巴格西28更需要額外的 8-9 年。在美

國，格西通常會透過在教育機構教授來建立名聲，通常就職於宗教系或語言系。

在美國最有名的格西是在威斯康辛州大學任教的格西 Sopa，也使那裡成為學習

藏文的中心。沒有幾個西方人得到格西學位，除了瑞士的 Georges Dreyfus（格西 

Sangye Samdup）和美國的格西 Michael Roach。前者是 William College 的助理教

授，而後者是 Khensur 仁波切的學生，也是最後一代在西藏接受教育的拉然巴格

西。格西 Roach 目前任教於紐約市的 Asian Classic Institute。29 

 另一個權力代表是祖古（sprul sku，轉世活佛），在寧瑪與噶舉派中較常見。

祖古有一套詳盡的認證方式，通常包含了上一世喇嘛的預言，以及由其夥伴尋找

他的轉世。在西藏有數以千計的轉世活佛，許多也在 1959 年後跟隨達賴逃離家

鄉。在過去十年（1988-1998 年間）西藏老師開始認證西方人為祖古。這或許也

是最「方便」的方式進入西方社會，但卻也不是一個容易理解的概念。現在仍然

 
 
28 格西的等級有四類（由低至高），分別為：朵然巴格西（dge bshes rdo rams）、嶺賽巴格西

（dge bshes gling bsre）、措然巴格西（dge bshes tshogs rams）和最高級的拉然巴格西（dge gshes 

hla rams）。 
29 Amy Lavine, “Tibetan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Vajrayāna,” 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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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判斷美國祖古在美國金剛乘的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幾個西方的美國與歐

洲人已經被認證為某個喇嘛的轉世。除了祖古這種必須是轉世活佛的角色，西藏

上師也開始稱資深的美國信眾為上師（rinpoche）或阿闍梨（ācārya），並且鼓勵

他們將他們的所學教導給新人。30 

 在美國社會中最特殊的地方便是在家居士在佛學中心所扮演的角色。在中國

佔領前的西藏，一共有 20%的人是出家人，但在美國金剛乘出家眾仍在起步階

段。一般來說，美國的藏傳寺院都有西藏僧人，也有些西方出家僧人，但數量仍

不在多數。達賴在美國的寺院是 1992 年在紐約的 Ithaca 創立，並且與其在達蘭

薩拉的母寺有密切的聯繫。31 

 美國金剛乘與藏傳佛教在美國的關係在美國信徒與藏裔人士的交流中可看出

一些端倪。自從藏傳佛教傳入美國後，美國信眾所遇到的大都是西藏高僧。但從

1991 年開始，在西藏重新定居（Tibetan Resettlement Project）進行下，有大約一

千位來自印度與尼泊爾的在家藏人開始進入到美國社會。有趣的是，美國金剛乘

學生與在家藏人的交流是近乎於零。直到最近，藏人才開始參與仁波切的公開活

動，並有少數人會參加美國金剛乘老師的活動。這樣的關係也會牽動未來美國金

剛乘的發展。32 

 

三、探討藏傳佛教在美國的推廣方式 

 面對未知的前景以及更自由的美國社會，達賴這政教合一（chos srid zung 

brel）33的領袖一方面要推廣西藏文化與藏傳佛教，另一方面又要應對中共的文攻

武嚇。但隨著歲月的增長，達賴喇嘛也逐漸成為歷練豐富的政治家。34他以在美

 
 
30 Amy Lavine, “Tibetan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Vajrayāna,” pp. 104-107. 
31 Amy Lavine, “Tibetan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Vajrayāna,” pp. 107-108. 
32 Amy Lavine, “Tibetan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Vajrayāna,” pp. 110-111. 
33 Bharati Puri, The Dalai Lama's Formulation of Engaged Buddhism: Implications for Tib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 291，其英文為 “the harmonious blend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也就是

和諧的融合宗教與政治的制度。關於藏傳佛教政教合一的研究，可參考胡進斌，1981，《西藏

「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原因之研究》。 
34 Bharati Puri, The Dalai Lama's Formulation of Engaged Buddhism: Implications for Tibet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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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藏人除了弘揚藏傳佛教的僧人以外，自 1990 年代開始也有一般在家人移民

來美國，而他們透過什麼方式來推廣藏傳佛教呢？主要是透過 Tibetan Liberation 

Movement 和 Free Tibet 活動，其中 Tibetan Liberation Movement 比較偏向佛教教

義的活動，而 Free Tibet 更偏向西藏政治活動，但其實談到西藏議題很難將宗教

與政治分康，僅是側重的問題罷了。 

 

（一）解放西藏運動（Tibetan Liberation Movement） 

 西藏曾是個有 600 萬人口的佛教國家，佔地約與西歐大小相當，擁有自己的

語言、貨幣和郵政、以及一個以達賴為首的政教合一（chos srid gnyis ‘brel）的獨

立政府。1949 年中國佔領西藏，並在十年內讓他們保留名義上的權力。在 1951

年 5 月 23 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要全面進攻的威脅下，達賴所派遣的代表簽下

17 條協議，也交出了西藏的一切對外事務給中共，卻暫時保住了對內的自主權。

西藏政府也希望藉由這次協議能保住他們獨特的宗教傳統。然而，一切在 1959

年當達賴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時，拉薩的人民決定開始反抗中國。這一切也導致

了中共最後推翻了西藏政府，而達賴則選擇流亡到印度。他與將近 100,000 西藏

難民一起在印度生活，直到 60 多年後的今日依然如此。1959 年西藏文化、人民

與土地都受到很嚴重的創傷，而在文革時期的打擊更大。根據統計，超過 100 萬

人民直接或間接喪失生命，超過 6000 個寺廟與文化古蹟被摧毀。在自然環境方

面，西藏的森林遭到大舉砍伐，而許多獨特的野生動物（如瞪羚、驢子、斑頭雁

和赤麻鴨都面臨絕種的危機。雖然情況在文革後有稍微好轉，但藏人仍然缺乏最

基本的人權，如言論自由與集體遊行的自由。直到今日，西藏仍然直到今日仍然

進行著隱蔽式的種族滅絕，包含了將大量漢人遷徙到藏區。加上對宗教自由與傳

統藏式學習的摧毀，也導致西藏文化受到消滅的危機。35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 291. 
35 José I. Cabezon, “Buddhist Principles in the Tibetan Liberation Movement”, pp. 29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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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賴喇嘛自從 17 世紀開始便是西藏人民的精神與政治領袖，這是在五世達

賴鞏固他的權力並統一藏地後。從那時開始，達賴便被視為是觀音菩薩的化身。

現任的達賴喇嘛是第十四世，他出身於 1935 年 7 月 6 日在安多的務農家庭，之

後被認定為達賴轉世後於 1940 年 2 月 22 日坐床。年幼的達賴也開始他的學習，

而在國家政治動盪不安的同時，達賴在 1950 年 11 月 17 日正式成為國家的政治

領袖，也順利於 1959 年的大招法會時通國考試獲得拉燃巴格西。數週後，達賴

被迫離開他的故土，並到印度尋找辟護。他到印度後並沒有停下腳步，而是著手

開始保護西藏的文化，例如開始新學校、寺院、手工藝坊以及一個表演學校。他

甚至起草了一份憲法並且重組了西藏政府以符合民主原則，也開始寺院的重大改

革。在此同時，他依舊是西藏獨立的代言人。36 

 達賴多次避免透過暴力手段來達到西藏獨立的訴求，而是透過不斷地協商與

對談來達到和平的溝通與對話。1989 年達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他在頒獎典禮

上強調要將西藏變成一個無暴力的地方，並停止在這測試與儲備核子武器，並將

西藏建設為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公園。解放西藏活動的主要訴求是什麼？其中的哪

些屬於佛教？而哪些又是普世的呢？解放西藏活動在今天可以被形容為一個根據

佛教哲學的社會變革運動。達賴甚至說要「愛你的敵人」，而這敵人理所當然就

是中國人。當他說真理會戰勝邪惡，他是說真理會讓藏人在某天重獲獨立。37 

 達賴面對中國提出了一個「五點和平計畫」，希望可以解決西藏的問題。這

五點為： 

1）將西藏轉化成一個和平區域 

2）停止所有漢人的人口轉移計畫，這會威脅到藏人的生存 

3）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與民主自由 

 
 
36 José I. Cabezon, “Buddhist Principles in the Tibetan Liberation Movement”, pp. 297-298. 
37 José I. Cabezon, “Buddhist Principles in the Tibetan Liberation Movement”, pp. 2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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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恢復與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並停止中國在西藏生產核子武器與丟棄核子

廢料 

5）誠懇的重啟西藏未來的談判，並討論藏人與漢人的共同未來38 

在這五點和平計畫中，可以看到相互依賴的重要性。隨著世界越來越互相依

賴，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問題也不再能獨自解決。相互依存與空性相似，而達賴

如此運用這詞，也讓它成為現代與過去的分水嶺，因為過去相互依賴的程度不如

今日。達賴的一個重要原則是眾生平等，這根植於如來藏的思想，因為眾生都有

成佛的可能性。達賴也大量運用寂天所著的《入菩薩行論》，尤其是第八品靜

慮，關於禪定，尤其是談到「自他交換」，顯現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每個都想

找到快樂與幸福，因此每個人的本質都是相同的，從這共同的目標，我們可以得

到共同的尊重與信任，並且共同解決許多問題。39
 

 達賴強調內心的愛與慈悲，也因此「愛敵人」也是最終極的測試。根據《入

菩薩行論》第六品安忍，要感謝敵人的挑戰並使我們更好。這也是訓練耐心的好

時機。達賴也不是空口說白話，他自己譴責西藏人以暴力對待中國人，而他在譴

責中國人違反人權時，也強調是一小部分掌權者的行為，而不代表整體中國人，

因為他們同樣也沒有人權。他也認為生氣與暴力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頂多是

暫時解決問題，但卻常常會造成新的問題。達賴提出最重要的是普世責任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spyi sems）與慈悲。他選擇用普世責任而非菩提心，是

因為他要所有宗教都可以理解與接受，而非強加佛教思想於他人。慈悲心能將世

俗的事物轉化成解脫的行動。即便達賴常被攻擊說他太理想化，他仍然認為人類

有無限的可能，而這種無私地對敵人的愛，也同樣可以被訓練出來。40 

 Tibetan Liberation Movement 之所以被認為是參與佛教，是因為其教義是在解

決社會政治問題，也就是西藏面對中國佔領他們故鄉的反應，而近年發展成根據

 
 
38 José I. Cabezon, “Buddhist Principles in the Tibetan Liberation Movement,” p. 298. 
39 José I. Cabezon, “Buddhist Principles in the Tibetan Liberation Movement,” pp. 301-303. 
40 José I. Cabezon, “Buddhist Principles in the Tibetan Liberation Movement,” pp. 30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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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的一個系統性的普世原則。這運動今天可以被形容為佛教哲學的社會轉型，

而此活動的普世原則的性質則是根源於一個特別的歷史危機。達賴喇嘛提倡要愛

敵人，對他而言敵人指的是中國人。當他說真理將戰勝邪惡，即便人數少且缺乏

資源，真理的力量終將戰勝，而西藏總有一天會獨立。41 

 

（二）自由西藏運動（Free Tibet） 

 除了解放西藏運動外，也有自由西藏運動。在達賴流亡到印度後，他的流亡

政府提出了幾項希望達成的清單： 

1）代表西藏難民 

2）保護西藏文化、宗教與語言 

3）照顧與教育西藏孩子 

4）保護流亡政府的國家與文化身份 

5）透過民主的方式保衛西藏人的主權國家 

6）持續透過非暴力手段來讓 500 藏民尋求獨立42 

達賴與其他西藏難民的遭遇，也成了自由西藏運動的開始，並在近數十年也

逐漸成為一個國際運動。參與其中的人包括了西藏難民、西方學生、美國的中央

情報局（CIA）、保守的共和黨與開放的民主黨國會議員、以及最近加入的電影明

星與搖滾巨星。這活動被大肆宣傳，而達賴也成為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之一。自由

西藏並非完全是佛教的運動，即便許多的成員都是佛教徒。自由西藏活動吸引的

人包含了對佛教教義與修行有興趣的人、也吸引了對人權、反對共產主義、與其

他目的的人們參加。43 

 
 
41 José I. Cabezon, “Buddhist Principles in the Tibetan Liberation Movement,” p. 299. 其實達賴已經放

棄獨立的說法，而是要求有足夠自主權的政權。 
42 John Powers,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A Selective Narrative,” p. 220. 
43 John Powers,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A Selective Narrative,” pp. 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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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在獲得國際間的支持，但當藏人剛到印度時並沒有獲得太大的注目，

其他國家的元首也沒有伸出援手，除了印度即時允許達賴流亡在達蘭薩拉廢棄的

英國的駐點，以及在南印度的農田。在此同時，印度不斷向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

織請求協助，而聯合國也終於在 1961 年與 1965 年認定西藏人有權利進行民族自

決44。然而，過了 1960 年代，國際似乎又將西藏給遺忘了。中國關上國門，而在

文革期間，貴族與宗教領袖被迫接受批鬥（‘thab ‘dzing），也在這段時間他們被言

語和身體霸凌，並被認定是人民的敵人。根據西藏政府統計，文革期間共有 120

萬人死亡。45 

 美國的 CIA 在 1960 年代曾大量提供自由西藏活動各方面的協助，但是在尼

克森務實外交的前提下，他也發現中國這個市場是不容忽視的。越來越多西方領

袖跟著尼克森的腳步跟中國交涉，而西藏議題則幾乎完全被忽視。在流亡政府處

於被動的狀態下，有些民間組織如 Tibetan Youth Congress 則採取更主動出擊的

方式表達他們的訴求。他們的宗旨是：「一個自由與獨立的西藏以及恢復達賴喇

嘛在西藏的政教領袖的資格。」46TYC 主要參與許多草根活動來幫助流亡群眾，

但也參與一些高調的活動來藉此施壓中國並讓聯合國知道西藏的處境。另一個組

織，西藏人民自由運動（Tibetan People’s Freedom Movement）1977 年在德里舉辦

公開示威，而他們也在聯合國前面絕食抗議，直到有人聽見他們的聲音為止。

1970 至 1980 年代，西藏流亡群體感到越來越灰心，而許多人選擇更激進的手

段。達賴的政策過於溫和，也沒有太多具體的成效。在外國人方面，Jeffrey 

Hopkins 在跟達賴學習幾年後，回到美國完成博士學業，並且也為達賴首次於

 
 
44 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指在沒有外部壓迫或干擾的情況下，人民可以自由決定他們的

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45 John Powers,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A Selective Narrative,” pp. 221-222. 
46 John Powers,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A Selective Narrative,” p. 223. 原文為：A free and 

independent Tibet and the restoration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o his rightful position as the sole 

religious and temporal leader of all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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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到美國的到訪努力。身為達賴的英文翻譯，Hopkins 在 1980 年代扮演著英

譯的角色，而且也寫了幾本暢銷書。47 

 1987 年的暴動發生在 1959 年 3 月 10 日的週年日，有許多人（以出家僧人為

主）聚集在八廓街，並譴責中國佔領他們國家。一開始政府有點驚訝，但很快便

動用軍力進入拉薩來鎮壓遊行。在此後的數週，血腥的鎮壓在拉薩與周遭進行，

而這次世界終於注意到了。中國開始讓觀光客來參加，並宣稱西藏人在中國統治

下既富饒又開心，但此次鎮壓卻顯示事實並非如此。許多外國觀光客回國後積極

參加西藏活動，其中就包括 John Ackerly。他原本打算攀登高山，但最後卻決定

施壓美國政府讓中國與達賴喇嘛進行會談。身為一位人權律師，他創立了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來引起人們對西藏的興趣。數十年過去後，此機

構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機構，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大部分的會員都是西方人佛

教徒，但也有像 Ackerly 這種非佛教徒，只是對人權的部分有興趣。此機構目前

有四萬會員，並持續擴張中。達賴喇嘛於 1979 年首次去美國，也使得他更被世

人認識。48 

 在他流亡數十年的生涯中，達賴喇嘛逐漸成為自由西藏活動對著名的代言

人。他生於 1935 年 7 月 6 日，並在 6 歲時被認定為十三世達賴的轉世靈童。在

他被認定後，他被帶到拉薩接收傳統佛教教育，科目包括邏輯、認識論與出家戒

律。1959 年，在他僅 15 歲時，他就被提早賦予西藏最高政治權利的地位。他雖

然一開始想要與中共和談，但在僵持不下後，他決定在 3 月 17 日逃亡印度。近

年，他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宗教領袖，而且他穿梭於世界各地，跟著名人士與平

民百姓聊天。他的熱情與魅力，加上他謙虛與誠懇的個性，使得他無論到哪都有

追隨者與支持者。自 1995 年起，中共也開始批評與誹謗達賴喇嘛，稱他為「穿

 
 
47 John Powers,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A Selective Narrative,” pp. 222-225. 
48 John Powers,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A Selective Narrative,” pp. 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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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袈裟的狼」等不雅字眼。藏人被迫公開譴責他，而擁有他的照片也是種罪。即

便如此，達賴的影響力仍然持續增加。49 

 他的入世佛教理念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他認為要發展真正的慈悲，需要跟

各式各樣的人打交道，而不是像某些佛教徒一樣，過著遁世的生活。然而，他也

同樣不認同過度激進的抗議手法，認為這只會帶來挫折、憤怒與仇恨。真正的佛

教徒並非是真的要遁世，而是不被世俗的事物給干擾。達賴的熱情也使得 Robert 

Thurman 這學者投入到自由西藏活動中，並且擔任重要職務。他認為佛陀從一開

始便是參與佛教的推崇者，否則他大可不出家，而選擇繼承王位。50 

 達賴於 1989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也使得他更受到歡迎，並使得中共領

導者更難以忽視。1988 年在法國史特拉斯堡歐洲議會，他不再主張獨立，而是尋

求中間路線，顯示他也開始面對現實並尋求解決方案。51他 1996 年在澳洲舉行時

輪金剛法會時，在開搖滾演唱會的場地舉行。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 Richard Gere

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為西藏人的自由而向鄧小平喊話。52雖然後來他此後都無法

參加奧斯卡獎，但他說這對他沒有什麼差別。而繼 Richard Gere 之後，又有 

Harrison Ford 與其妻 Melissa Mathiesson，以及 Beastie Boys 的 Adam Yauch。

Yauch 甚至開始一系列的『西藏自由演唱會』，企圖將西藏議題帶到更年輕的一

輩。1998 年西藏也被帶到好萊屋的大螢幕上，包括了 Seven Years in Tibet 及 

Kundun。這二部影片也使得西藏議題更受關注。其他著名演員則包括武打明星 

Steven Seagal 等。53 

 在西藏得到更多關注的同時，人們也逐漸關心世界各地的領導者如何面對中

國的人權議題。克林頓是所有領導者中表現最積極的一位，也特別為西藏發聲。

他多次在與中共領導者的會談中提到西藏，尤其是 1998 年面對江澤民時，挑戰

 
 
49 John Powers,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A Selective Narrative,” pp. 228-229. 
50 John Powers,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A Selective Narrative,” pp. 232-233. 
51 姚麗香，《藏傳佛教在台灣》，頁 9。 
52 Richard Gere 在奧斯卡頒獎典禮的整個過程在：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y6Q8l2aOY  
53 John Powers,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A Selective Narrative,” pp. 233-23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y6Q8l2a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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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人權議題並且力勸江澤民與達賴見面。1997 年，他也指派一位機要秘書處

理西藏事務，導致中國方面譴責這為「干預國家內政」。中共則沒有做好公關，

也少有支持者。達賴喇嘛重申要非暴力抗爭，而中國卻派遣超過 30 萬大軍進駐

西藏。每年的 3 月 10 日也成為年度示威日，而近年來示威者的人數也逐年增

加。這些示威都在紀念 1959 年達賴逃離西藏。通常，人群們聚集在ㄧ引人注目

的地方，如在中國外交館外面，而藏人通常會穿藏服、揮舞西藏國旗與手持達賴

照片。在公開演講與吶喊口號後，示威者會公開宣示，這樣的活動在西藏是違法

的，並且會導致長年監禁與嚴刑拷打。這年度示威也成為西藏支持者的重要象

徵。54 

 

三、達賴喇嘛對入世佛教的觀點與應用 

 即便在世界各地都擁有知名度與大批粉絲，卻仍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西

藏流亡政府的地位，或真正施壓北京的西藏政策。兩方需要了解，最終，只有透

過對話才有可能達到共識。55雖然許多藏人都希望美國最終會幫助他們結束中國

的暴政，但歷任美國政府都堅持中國對西藏有主權，也從未懷疑過這權力。56在

政治立場上，也有分親中派與親藏派，而二方對於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有實質上的

差異。57親中派認為西藏自從 13 世紀的元朝開始便隸屬於中國，但親藏派堅決認

為這是福田與施主（mchod yon）的關係，也就是純屬宗教上的關係。 

 達賴喇嘛的身份也是很矛盾的。他既是宗教的領袖，也是世俗的領導者（直

到 2010 年才卸下政治領袖的身份）。他所提倡的入世佛教，究竟是純粹為了提倡

佛教，亦或是為了達到西藏的某些政治意義，沒有人知道。然而，他也盡量減少

佛教的宗教色彩，而是推廣一些普世價值，例如慈悲（或可稱為愛），也強調佛

 
 
54 John Powers, “The Free Tibet Movement: A Selective Narrative,” pp. 236-237. 
55 Tom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p. 240. 
56 John Powers,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 7. 
57 關於這點，請參閱 Power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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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要在修行與社會議題中取得一個平衡，而非一昧只追求自己的解脫。58除了

佛教思想外，影響他最深的便是甘地的非暴力抗爭，他也常常提到這對他的影響

有多巨大。59有學者認為達賴利用自身受苦的經驗，使得他在傳遞入世佛教思想

時更具說服力。60 

 達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參與佛教徒，而他也表示： 

 

我們每個人對全人類都有責任。我們應該要將彼此想為真的兄弟姐妹，

並為彼此的幸福著想，並減緩我們的痛苦。即使你無法犧牲自己來成就

大眾，你也不該忘了別人的需求。我們應該多想未來與造福眾生。61 

 

 總而言之，就是所謂「修一切善、斷一切惡，度一切眾生」。62也就是說： 

 

首先，有時候我們需要離開人群來追求內部成長，然而當你有些信心和

力量後，你就需要保持聯繫，然後以任何形式來服務社會：醫療、教

育、政治、或任何領域。這至關重要，因為修行大乘的最中目標就是服

務別人，而非離群索居。要服務和幫助別人，都需要留在社會當中。63 

 
 
58 Bharati Puri, The Dalai Lama's Formulation of Engaged Buddhism: Implications for Tib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 286. 
59 Bharati Puri, The Dalai Lama's Formulation of Engaged Buddhism: Implications for Tib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 293. 
60 Bharati Puri, The Dalai Lama's Formulation of Engaged Buddhism: Implications for Tib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 148.  
61 Bharati Puri, The Dalai Lama's Formulation of Engaged Buddhism: Implications for Tib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 287. 
62 Bharati Puri, The Dalai Lama's Formulation of Engaged Buddhism: Implications for Tib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 288. 
63 Bharati Puri, The Dalai Lama's Formulation of Engaged Buddhism: Implications for Tib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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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如此，達賴認為完全依賴宗教會麻痺人們。他堅定的認為，最理想的位

置，就是保持開放與敏感度。達賴一直強調，我們除了追求物質的進步，更應該

追求心靈的進步。除了追求金錢，更應該追求快樂。在這樣的基礎下，我們更應

該提倡普世責任，並且為這社會盡一份自己的力量。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

才能追求心靈的解脫，更能得到快樂。他批評「進步」與「現代化」，並舉現代

大城市為例，人們在現代的生活方式已經太過有組織，到了只需要最低限度的依

靠他人。雖然科技進步所造成的獨立（不依靠他人）是件好事，這也導致了一種

自我主義的萌生。人們間的互相連結已經遭到忽略，導致一種「別人是可有可

無」的思想。他甚至認為「我們已經創造一種越來越難表達情感社會」64。物質

上的進步也有其代價：在東南亞，已經有趨勢顯示人們已經逐漸失去傳統信仰。

65這會導致二種狀況：一、由於科技進步使得我們忽略彼此的信任與依賴。二、

隨者「科技證明信仰不存在」的思想越來越普及，導致沒有精神的權威，而道德

則全視個人而定。在這情況下，達賴談到普世責任（universal responsibility）與宗

教的關係。 

 

結論 

 在歷史上的動亂時期，除了可能是文化毀滅之外，同時也是此文化再次發揚

光大與釜底抽薪的契機，這點在藏傳佛教的發展中清晰可見。中共進駐西藏後，

與藏人之間不斷地發生緊張衝突，促使達賴喇嘛和十萬多藏人流亡異鄉。為了爭

取國際社會的援助，也為了維護西藏文化的存續，達賴喇嘛奔波於世界各國之

間，或宣揚西藏文化、或講經說法，並喚起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重視。六十年

來，雖然這些努力在政治上獲得的效果很有限，但在宗教的傳播上，隨著達賴喇

 
 
64 達賴的原文為：「We have, in my view, created a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find it harder and harder to 

show one another basic affection」。 
65 Bharati Puri, Engaged Buddhism: The Dalai Lama’s Worldview,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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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和流亡藏僧在世界各地弘傳，藏傳佛教自七〇年代起，已經在國際間開花結

果，廣受西方人是的歡迎。66 

西方社會一向對西藏有一種迷戀與幻想，認為它是世界上最後一塊淨土，也

某種程度將西藏神話了。67當這一神話的國度的人民遭到中共無情的迫害，而那

神秘的佛教又出現在美國時，想當然爾造成了一股旋風。隨著藏傳佛教四大教派

紛紛在美國扎根後，藏傳佛教也因獲得西方的關注，甚至許多中產階級白人都信

仰佛教。在這過程中，藏傳佛教適應了以個人主義為主的美國社會，也透過各種

方式傳達各教派的法脈。中產階級的白人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僅學法、募款、

也要幫忙平日的行政工作。這其中最為出名的便是學者 Robert Thurman 跟 

Jeffrey Hopkins。在七〇年代「反文化」的浪潮中，藏傳佛教在美國也成為西方人

尋找「精神之旅」的聚焦點，並且逐漸掀起熱潮並紮根。68 

西方人要考量自身的文化背景與情況，並了解自己的文化與環境都跟西藏人

不同，而並非照單全收。如果要實踐東方哲學，如藏傳佛教，你需要取其精華並

融入自己的文化背景與情況中。當你從事精神實踐，以佛教為例，你可以逐漸融

入自己的文化與價值中。最終必定會形成一個「西方佛教」和「美式佛教」。在

此同時，由於他深深得尊重所有的精神傳統，他也不認為需要形成一個「單一」

的世界宗教。69 

達賴喇嘛在藏傳佛教中是政教合一的領袖，即便他如今已經卸下了政治領袖

的身份，但就藏人而言他仍然是獨一無二的精神領袖。他將佛教用西方人理解的

方式來傳播，有時候甚至不要求別人信仰佛教，只求要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他的

活力與正面態度，使得他在國際間相當受歡迎，而他在得到諾貝爾獎後更是受人

敬仰。「自由西藏」運動在世界受矚目，其實與一個想像的、精神的西藏密切關

 
 
66 姚麗香，《藏傳佛教在台灣》，頁 3-4。 
67 沈衛榮，《想像西藏：跨文化視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上冊，頁 3-7。 
68 姚麗香，《藏傳佛教在台灣》，頁 4。 
69 Bharati Puri, The Dalai Lama's Formulation of Engaged Buddhism: Implications for Tib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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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而不一定與實際的西藏相關。70即便中國聲稱此為內政為題，但只要一涉及

到西藏，馬上升級為「國際問題」。71藏傳佛教的經典也在西方世界開始受到注

目，而其翻譯過程也經過了「格義」的階段，借用了大量新教詞彙來表達佛教的

用語。隨著 84,000 等更多翻譯工程的展開，藏傳佛教經典也揭開其神秘的面紗。 

 

 

  

 
 
70 沈衛榮，《想像西藏：跨文化視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下冊，頁 341。 
71 沈衛榮，《想像西藏：跨文化視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下冊，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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